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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没有获得任何国家 正 式 承 认 的 非 政 治 实 体 的 流 亡 势 力，从１９５９年 流 亡 印 度 以 来，西 藏

“流亡政府”为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就处心积虑地以各 种 手 段 积 极 活 动，显 示 其 国 际 存 在。制 定 针 对“藏

独”势力对策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要充分认识“藏独”分裂势力的各种国际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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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世界目光聚集北

京之际，达赖喇嘛访问了日本，并在记者会上公然

将我国钓鱼岛称作日方命名的“尖阁列岛”。此举

再次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愤慨。达赖喇嘛想借

此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和平人士”的形象，提升个

人影响力；而日本右翼也企图借达赖喇嘛的访问，
赢得它在领土争端上的舆论支持。

达赖喇嘛的上述举动就是其整套国际生存策

略的表现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深知，作为一个

非国家实体的流亡政治势力，要在国际舞台上生

存下去，“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一天

也混不下去”［１］。因此，我们看到，从１９５９年流亡

印度以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求国际社会

的同情与支持，争取国际生存空间，显示其国际存

在。综而观之，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策略有以

下几种：
其一，竭力经营与印度的关系。
从本质上而言，政治流亡者与所在侨 居 国 的

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侨居国以提供庇护所

的方式置换其所需的某些政治、经济、军事或道义

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地缘政治与宗教的原因，印

度成为达赖喇嘛的最佳政治庇护所。在这次利益

交换中，印度不仅扮演了佛教“护法者”的角色，赢
得了宗教道义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中国

的博弈中，有可能在中印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或

缓冲国，从而减少了来自印度北方的不确定性；而

西藏分裂势力在这次利益交换中则获得了宝贵的

生存空间。寄人篱下的达赖喇嘛深知，自己只是

印方对华战略的一个棋子，要想在印度长期生存

下去，必须紧跟印度的步伐，为印方谋取各种可能

的利益。由此，我们看到出生于中国青海的他多

次自称是“印度之子”，“我一直靠着印度的食物生

存着，而印度的自治给了我巨大的机会。由于这

些原因，我将自己视为‘印度之子’。外形上，我是

一名藏人，而从精神上，我是一名印度人”［２］１２８－１２９。
他还前往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我国藏南地区，
印方称“阿鲁纳恰尔邦”）活动，宣称该地在战前属

于印度，是被解放军以武力夺取的。熟悉西藏历

史的人都清楚，１９１４年由英印当局与西藏分裂势

力合谋划定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方占领了

我藏南地区，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此非法的边界线。
实际上，在１９５９年前，达赖喇嘛自己也从来没有

说过此地归属印方，而且藏南地区的达旺正是六

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达赖喇嘛出卖祖国领土无

异于把他自家的祖宗都卖给印方了［２］１２８－１２９。
其二，频繁访问外国政要。
从１９５９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藏流亡分裂

势力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

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波折为流

亡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良机，达赖喇嘛

也渐为国际社会所注意。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始，
他频繁活动于国际舞台，踪迹遍布几十个国家，已



历练成了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在２０１１年宣布“退
休”后，发誓“这 辈 子 不 再 涉 足 政 治，一 生 追 随 佛

陀”的他，政治热情却愈发高涨，带着一帮新老“重
臣”访问了１０余个国家。他在这些活动中每每以

宗教人士的身份出现，从而给外国政要创造了打

“擦边球”的机会，这些政要往往以接见宗教人士

的名义避开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而达赖喇嘛也

为自身积累下了许多“国际政治资本”。
其三，在联合国制造涉藏反华人权议案。
从１９５９年９月起，达赖喇嘛连续三年致信联

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干预发生在西藏的“违反

人道的犯罪行径”。此后，在某些西方大国的指使

或操纵下，联 大 多 次 通 过 了 所 谓 的“涉 藏 问 题 决

议”。此外，他们利用联合国召开人权会议之机，
展开“走廊外交”，向各国代表散发大量反华材料，
并在会场外雇佣人员抗议示威，制造声势，向与会

代表施压。这些政治公关运动推动了涉藏问题的

国际化，在国际上制造出对中国的道德义愤，并通

过这种道德义愤打压中国。客观而言，这一系列

的国际政治公关的确对我国的外交与国际形象造

成了负面影响，在西方的许多普通民众看来，西藏

是个“被剥夺的弱势边缘群体”。
其四，假和谈，真独立。
从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０年，中 央 与 达 赖 喇 嘛 的 私

人代表的正式接谈已有十次。“流亡政府”先后抛

出了“五点计划”、“七点建议”、“全体藏人高度自

治的备忘录”作为对话的基础，始终坚持独立或半

独立、变相独立，缺乏基本的诚意，利用接谈搞分

裂，欺骗国际舆论。在受到中央的批评教育后，达
赖喇嘛方面中止了和中央的接谈，在国际上制造

出中央拒绝接触的假象。２０１１年，达赖喇嘛宣布

“退休”后，“首席噶伦”洛桑孙根宣称希望重启对

话，并由他负责的“政府”派出代表进行商谈。明

眼人很清楚，此举意在提升“谈判级别”，即由达赖

的私人代表上升为“政府代表”。
其 五，与 其 它 分 裂 势 力 合 谋，建 立“统 一 战

线”。
证据显示，“流亡政府”已经与“疆独”势力、海

外“民运”分子建立了联系，并且还在蒙古国与我

内蒙地区利用当地藏传佛教的群众基础，积极进

行活动并施加影响。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达赖

喇嘛第一次会见热比娅时，就声称“西藏人民与维

吾尔人民、蒙古人民还将继续度过艰难的时代”。
此后，他又多次宣称包括台独在内的他们这些分

裂势力“具有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西藏和新疆

的问题相同，其根源是没有受到邀请的客人带着

武器入侵”［２］１３１－１３３。“藏独”势 力 不 仅 与“疆 独”分

子沆瀣一气，他们还与海外“民运”分子合谋，掀起

反华逆流。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在 中 国 策 划 动 乱 的

“民运”分 子，始 终 没 有 放 弃“回 国 掌 权”的 妄 念。
他们在海外上窜下跳了２０多年，成立了四五十个

组织，却日趋末落。少数有投机眼光的动乱分子

把目光转向了达赖喇嘛，他们意识到，“只有达赖

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有
的“民运”分子甚至还把达赖喇嘛尊奉为“民运精

神领袖”。由此我们看到，自２００８年“３·１４”暴乱

以来，双方进入了“蜜月期”，在２００９年的“藏汉大

会”上，双方讨论了“西藏前途、中国民主化等重大

议题”［２］１１２－１１５。
其六，利用“藏独”激进组织制造事端，吸引国

际社会关注。
以“藏青会”为首的激进组织，每年总要选择

一些敏感时机制造事端，通过给中央政府制造麻

烦换取西方的各种支持，以吸引国际舆论，显示其

“国 际 存 在”。１９８７年 到１９８９年 的 拉 萨 骚 乱、

２００８年的“３·１４”事件、“绑架”北京奥运会、冲击

我驻外使领馆等，就是他们的“得意之作”。２０１１
年达赖喇嘛宣布“退休”后，“流亡政府”的派系权

力之争日趋激烈，为了博取达赖喇嘛的青睐，捞取

更多的政治资本，“藏独”分子“期盼将出现更多流

血事件”，２０１２年初，他们蓄意制造了几起打砸抢

和自焚事件。２０１１年以来，在“藏独”分子的鼓动

下，我国有的省份的藏区极个别地方发生了几起

僧人自焚的事件，当地政府进行了妥善处理。西

藏分裂势力对此大肆利用，事件后的短短几十分

钟内，现场图片和自焚者生前的个人资料即出现

于境外媒体，同时开展抗议绝食活动进行声援，并
且肆意歪曲佛教关于自杀、教人自杀都是大恶的

教义，宣称自焚不仅没有违背戒律，而且是“菩萨

行”，给自焚者以“斗士的荣誉”，甚至煽动更多的

人“为西藏而献身”，还给自焚者的家属开出了空

头支 票：大 额 的 抚 慰 金、优 先 照 顾 家 属 偷 渡 出 境

“拜见”达赖喇嘛。对此极端的自焚行径，学者益

多一针见血地指出［２］２２６，其意图无非有三：一是扰

乱藏区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二是在各国重视对

华关系的时代背景下，防止涉藏问题在国际上被

边缘化；三是以压促谈，迫使中央对其分裂活动让

步。这种以牺牲同胞为代价给中央施压的行径，
恰恰是分裂势力虚弱和无奈的表现。

其七，以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为后援，扩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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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
涉藏问题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关注 度，其 与

大量的国际涉藏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地推动是密

不可分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与西藏“流亡政

府”唱双簧，并与国际上其它反华反共势力遥相呼

应，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给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

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耗散了我们的外交资源，造
成了西方对西藏的普遍误读［３］。西方反华势力借

助涉藏非政府组织这个砝码频繁向北京施压，至

少有两方面的战略考量：一是以涉藏问题打压中

国，使北京在外交上陷于被动，抹黑中国形象；二

是由于西藏接近中东、印度洋与中亚，而这些地方

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和能源中心，因此，涉藏问

题成了西方阻遏中国力量向这些地方延伸的一张

牌。“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石油

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这样的政治屏障”，能够更

好地控制世界能源和地缘中心［４］。涉藏非政府组

织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棋局中，起着分裂中国

以及阻遏中国和平崛起的作用。这些涉藏非政府

组织的反华活动，成为西藏分裂分子重要的国际

后援力量。
其八，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发表反华言论，混淆

视听。
当今世界，人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尊

重人权成为政府在其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具有统

治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媒体对侵犯人权的报道

会使一个政府在公众和其他政府面前受到羞辱并

缺少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媒体是人权运动的可

靠盟友’”［５］。西方许多媒体正是 利 用 了 这 一 点，
在涉藏问题上与藏独势力达成了合谋。“流亡政

府”协同涉藏非政府组织在西方做了大量的公关

工作，吸引了媒体持续的关注，并取得了相当的话

语权。它们经常借助世界媒体和其自办媒体，散

布所谓的西藏 “宗教压迫”、“人权迫害”、“民族同

化”、“生态危机”等没有根据的谬论。议程设置与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媒体有选择性地设置议

程，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外在世界的判断，
从而形成某些共识；民众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融入

主流，而成为“沉默的螺旋”。诸多研究表明，西方

许多媒体存在“妖魔化中国”的倾向，尤其是在人

权、民主、宗教、生态等问题上，许多歪曲、失实、以
偏概全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形象，而许多西

方民众对中国的有限知识往往严重依赖于媒体，
从而造成对华的普遍误读。

其九，利用讲经弘法，争取民心。

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宗教心理与宗教体

验，开展讲经弘法活动，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

不乏社会名流。资料显示，上世纪８０年 代 后，藏

传佛教是美 国 发 展 最 快 的 宗 教，从１９８９到１９９７
年的短短８年间，美国的佛教教学机构从４２９个

猛增至１０６２个。达赖喇嘛弘法活动的受关注度

甚至超过了许多明星演出。“世界和平时轮弘法

大会”的参与者达２５万人［６］。１９８８年后的１０年

间，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佛教机构从４２９个增

至１０６２个［７］。美国藏传佛 教 的 信 徒 分 布 于 各 个

阶层，从普通民众到社会名流，从好莱坞明星到政

界要人。例如，支持“流亡政府”的一个重要非政

府组织———“国际西藏运动”，其主席李察·基 尔

（好莱坞影星）就是达赖喇嘛的忠实追随者，据说

基尔已于２０１１年闭关修炼。他控制的基 金 会 是

“国际西藏运动”的重要财源［３］。达赖喇嘛的另一

铁杆信徒———美国国会资深议员 佩 洛 西，不 遗 余

力地支持涉藏问题进入国会议程，并多次在国会

成功通过了涉藏法案。佩洛西的助手与许多涉藏

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在

他们的努力下，“西藏得到了国会跨党派的普遍支

持，议员及其助理们，尤其是助理同达赖的追随者

一起工作，他们共同牢牢吸引住了历届美国政府

和世界各关注‘西藏问题’的团体的注意力。他们

的努力证明是相当成功的。这一遥远的雪山和它

超凡的领袖今天获得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在声援和

行动中独特的位置，确保了西藏始终作为一个问

题超越冷战而成立”［８］。
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藏传佛教的这 种 群 众

基础是任何政治人物不可忽视的民意。由此，我

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达赖喇嘛能够屡次在西方国会

作演讲，并屡次受到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政要的

“接见”。
其十，组建武装，袭扰我边境。

１９５８年，“藏独”势力纠结３０００人成立了“四

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残部

逃亡印度。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初，美 国 为 实 现 对 中

国的战略包抄，袭 扰 中 国 的 后 方，由ＣＩＡ牵 头 在

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地区重建了反攻西藏的“卫

教军”。在其后的十多年间，ＣＩＡ不仅提供经费、
装备和武器，并参与训练、指挥。“卫教军”长期侵

扰我边境与 驻 藏 部 队 的 运 输 车 辆。１９７４年，“四

水六岗卫教军”已被尼泊尔政府军歼灭。除了“卫
教 军”外，西 藏 分 裂 势 力 还 有 一 个 叛 乱 武 装 力

量———“印藏 特 种 边 境 部 队”。该 武 装 是 于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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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１４日，在 印 度 与ＣＩＡ的 支 持 下 建 立 的。
印度在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失败后，为应对将来可

能的对华战事而组建了该部队，以便战事发生时

对我国边境进行渗透、破坏、侦察、偷袭与游击战

等活动。
“流亡政府”这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基

本上就是围绕上述策略来开展的。这些活动迎合

了西方一些企图遏制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需要，双

方密切“互动”，各取所需。客观上而言，这些分裂

活动的确混淆了国际视听，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

象。对此，法国记者兼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有

过较深刻 的 揭 示。他 曾 于２０１０年 赴 西 藏 采 访。
在当地，他亲眼见到了被西方媒体长期有意过滤

掉的事实：西藏地方媒体都使用藏语，藏族文化成

为大 学 的 单 独 课 程 或 学 科，自 然 环 境 保 护 得 力。
经过一年的独立调查，他在《并非如此“禅”：达赖

隐匿的另一面》一书中总结道：绝大多数西方人并

不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达赖喇嘛隐匿

的真实面。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亦有同感：“我们完

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

服，在他面前放弃批评性考。……如果我 们 在 西

藏问题上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

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
而不是西藏本身。”

其实，“流亡政府”内已有人开始认识到他们

在从事“一 项 没 有 希 望 的 事 业”。对 于“藏 独”活

动，藏族的哲理格言诗集《萨迦格言》有个极好的

注脚：“终究办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妄想；消化不了

的食物，不要去贪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

日益增多，包括西藏政治流亡者在内的各种分裂

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其最终的结局

将注定淡出历史的舞台，为正义的人们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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